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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深处的吟唱 

———谈《石英诗歌新作选》

彭雪开

（湖南工业大学 湘东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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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石英先生新近出版了《石英诗歌新作选》
（以下简称《新作选》），笔者以为石英先生的这本

诗集可以说是将生活中初选的精矿冶炼成金的一

种标本，读后感触良多！

《新作选》选材广泛，涉及到人物、社会、战争、

故乡、军旅、诗艺、爱情、自然、人生等等。其中大部

分充满了血与火的热度，描写的主体多为诗人亲历

所为，这无疑会让诗人成为时代生活大树上的百灵

鸟，不停地放歌。

在《战争中没有小孩》中，诗人写道：“公元

２０１５年，乙末惊蛰／／七十年前这一天……／／那天下
课后，校长给我一卷传单／／其实很平常，现在说那
是战争年代／／也是命———一个小孩生长在战火里。
但说实话，战争中没有‘小孩’／／小孩有时比大人更
管用／／目标小，还可以跟‘二鬼子’逗着玩，传单塞
进兜里，他还以是钞票／／不过，小孩也没有天生免
死证／／同样有大惊好险，死里逃生。”

诗人在举重若轻哲理般的叙述中，揭示了一个

乡村少年无奈的选择：战争席卷而来，少年躲避不

了战争。然而，一个乡村少年，又何能理解战争？

他身处险恶的战争环境中，还像千百个农家少年一

样天真：“整天跟高梁棵子比身高，还和玉米红缨比

笑容，扮个鬼脸／／盼着长高，又怕长高／／长高了庄
稼遮不住，须知／／青纱帐是战士隐形的战场。”看！
一个机智、聪慧、敏感、勇敢而又热爱生活的少年英

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难以忘怀！

在《谈判岁月》《一个对一千人》《从乡村土台

子起步》《夜岗》《半句话》《脸红与天红》《重会改城

爆破口》《我见过他，但没对话》《应对袭击》《跟随

司令员进城》《过时的“机密”》《一位著名文工团

员》《战友睡在三八线上》篇什中，石英先生从历史

文化多维视角，热忱讴歌了女战士、投诚者、少年通

讯员、侦察排长、爆破手、将军、司令员、电报员、文

工团员、下级指挥员等，以特有的哲理性眼光，运用

各种饱含激情的艺术表现手法，塑造了一批栩栩如

生的艺术形象。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作者不

回避战争，且作者本人就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诗人在社会生活的大熔炉中，了解

了战争，读懂了战争；读懂了战友之情、军民之情。

《新作选》塑造了众多历史人物与民族英雄的

艺术形象，令人过目难忘。

在《孙中山》诗作中，诗人选择了孙先生一生中

三个历史片段。在“翠亨村”中，“秀丽平和，没有一

点肃重的王气 ”，孙文“他呱呱坠地的年代，毛虫正

蛀蚀中国版图。香港、澳门如两团乌云／／扑向南窗
一片昏暗……”然而，小山村并不寂寞，孙文因姐姐

痛苦的裹脚，平生第一次抗议母亲。当他“更懂事

时／／他才明白／／被裹疼的不只是姐姐／／那执掌生
杀予夺的圣旨／／与伤筋断骨的裹脚一样，紧紧捆绑
住人民的手足／／不分男女／／就连最安分的山水也
疼的啜泣”。于是孙文“他痛恶缠足／／如痛恶象征
皇权万岁的圣旨”。诗人在举重若轻的描绘中，少

有大志的孙文直捣皇权。他“却无意黄袍加身，只

希望中山装的纽扣，反射出太阳的本来光色”。从

此，他辞别“姐姐痛楚的哭声”（《翠亨村》），义无反

顾地走上了新生的道路。

６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１５
作者简介：彭雪开（１９５３－），男，湖南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地名文化、散文创作。



彭雪开：心灵深处的吟唱———谈《石英诗歌新作选》

在“作为医生”中的孙文，他的“听诊器谛听着

心室的颤音／／蹙眉推动伶仃洋的浪涌”，八国联军
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慈禧太后却“搜尽四万万干

瘪的腰包”，大修颐和园以供自己奢糜。孙文痛感

国家病入骨髓，手术刀已难疗救。终于，他走向了

武装推翻帝制的革命道路，“将两千年帝制打入坟

丘”（《作为医生》）。这那里是写诗！对历史人物

与历史事件，诗人哲人般发出一连串深刻的拷问，

直抵世俗人心及历史老人的心灵深处，令人三思。

在这里，诗人以敏锐的视觉，抓住孙中山先生

人生中三个历史片断中的典型细节，通过巧妙的艺

术手法将其营构成血肉浑成的立体意象，使宏浑豪

迈的意境美锲入读者心间，让读者走进令人难忘的

历史空间，走进历史伟人的内心深处，感受到了他

们的远大志向和崇高精神。这无疑是对当下一些

人热衷于“零度抒写”“躲避崇高”“消解价值”的文

艺思潮的反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如同《新作选》中“孙中山”篇什一样，诗人石

英先生也描写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历

史人物。在《叙永深情（组诗三首）》诗作中，诗人

描绘了１９３５年２月３日至５日，中央红军召开了
“鸡鸣三省”（湘、黔、川）中的“石厢子”会议。这次

会议，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

位，改变了战略转移的方向，决定了“持久的游击战

争”不可动摇。显然，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及红

军生死存亡的会议，无疑是历史重大事件，但诗人

只选择了户主肖有恩在这间屋子里，接待从赤水那

边过来的毛泽东这样一个很寻常的历史场景。其

时毛泽东衣衫褴褛。“但一位红军首长，一位普通

村民，心却在同一节律上跳动，何况／／首长还端来
一碗年夜的猪肉／／是对主人的酬谢，也是共度年
关／／香味在主客的感觉中一样的浓。”诗人接着写
道：“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张闻天 “是九死一生紧迫形势所推动”，来到

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决定了“下一步向何处去”

（《石厢子———石箱子》）。欣赏此诗，在读者心间，

一种人间正道、苍凉雄浑的意境美油然而生。

诗人在歌颂历史人物的伟绩时，也没忘记当下

的平民英雄。在《天地正气》诗作中，作者以饱满的

热情、敏锐的感觉，描绘当下社会生活的场景。《走

在大路上》中的“城市病”“官场病”，让诗人痛心疾

首而又充满疗病的信心；《消防战士的心语》中的

“消防战士”、《追凶没有尽头》中的“警员”等可爱

可敬平民英雄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这是与历史人物同样伟大的一种人生价值的弘扬，

体现出诗人宽广的胸怀、平等公正的多维视角。诗

人力求全方位歌颂“天地正气”，难能可贵。

如果说石英先生的《天地正气》通过塑造一系

列英雄、伟人的生动艺术形象，表现了一种苍凉雄

浑、豪迈的意境美，那么其《久别故乡》《难忘军旅》

《爱的密码》《自然人生》《诗解史艺》等篇什，则更

多地表现了温情、细腻、柔婉、自然的意境美。

在《情感故乡》诗作中，“当年我曾深爱着故乡，

爱她胜过其他的一切。”梦魂缠绕，难以释怀！“如

今，故乡在傍晚的雨声中／／故乡在京剧二黄慢板唱
腔里／／故乡在民俗博物馆／／烟荷包和火镰与火石
的碰撞里。”故乡生活的重温，令诗人打开了记忆的

闸门。我们在镀亮的字句里，感受到了诗人一种温

情脉脉的、永远抹不去的“乡愁”。

在《我与玉簪花一同长大》诗作中，诗人把心中

“玉簪花”一系列具象，化为自己的心象。“她正是

绿叶滴翠，花形清奇／／尽管我家还有丁香、长春和
月季／／可哪个也无法与她相比。”“仅凭清雅脱俗的
资质，任人不敢狎邪。”正因为有如此清纯的内质，

“雨珠在白喇叭上晶莹，鼻息间／／觉得这雨珠也是
香的……”诗人继续写道：我参军离家时，她仪态如

初，气息芳香。几十年后，诗人再也“没有遇到这种

花”。后来出访匈牙利，在酒店窗下，意外发现了几

株玉簪，只是略显瘦弱。诗人感叹道：“我审视良

久，竟没有他乡遇故知之感／／到底为什么……”
“哦，也许是我追寻的不是一般的玉簪花／／而是，与
我心灵磁场相吸引的那棵。”无需多语，诗人在这里

是“借酒消愁”，在远离故国的异国他乡回忆故乡

一物一景时，深情、细腻的感受，全贯注在故乡玉簪

花的形象中，怎个“愁”字了得！

这些情感在《田野与海市蜃楼》《大娘的小看

儿》《故乡是我心中的画》《村边纳凉的苇席》等诗

作中，亦得到充分的体现。爱故乡是动容的，爱他

人于血与火的年代里，更令人动情。这些饱含人间

深情的生动画面，是诗人日久酝酿出的一坛坛美

酒，倾洒在祖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将醉倒一片游子。

正如石英先生诗言：“回忆，有时是用热泪洇出

的／／洇出一幅幅珍藏的画／／这样的画也许无法临
摹／／因为，它是刻在心里的。”（《故乡是我心中的
画》）是的，刻在心里的印迹，永远抹不掉。故乡呀！

故乡！血浓水的故乡！！我们平凡也好，伟大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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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个游子，又何能忘怀！行文至此，我们又复

何言！

在《新作选》中，关于爱情的艺术形象，集中体

现在《爱的密码》篇什中。在诗人看来，“爱”是人

们之间一种特殊情感的无私表达，她没有功利，没

有欲念，没有占有。古今中外，正如诗人所言：无论

是“中国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外国的罗密欧和朱丽

叶。”“一个字，内容密码很深奥。”世界上的“爱”字

很难破译，“它有时是吐鲁番的火焰／／它有时又是
银河的酷寒／／但毕竟它是一字千金，一若重过那万
语千言／／还有胜过任何发动机的动力，不惜上天摘
双星为她打造耳环。”（《“爱”字密码》）在诗人看

来，在“爱”的走廓里，爱如繁星般闪烁。

在《爱与血》诗作中，一对恋人，“两年间，隔三

岔五约会／／公园、河边，风雨雪无阻／／这是个寒暑
分明的城市／／当事人却偏偏模糊了四季。”直至“今
晚他嘴唇破了，付出了小小的血的代价／／多么温柔
的牙齿！”一对至爱的恋人形象，跃然纸上。在《小

城雨夜》中，描绘了在大雨交加时坐着三轮车逛小

城的一对热恋中的人。蹬车师傅是位花甲老者，

“一层车帘隔开内外两种感觉……”“此刻，普天下

的冷雨都被引来，裹着一辆蹀躞前行的车体／／但估
计乘车人并不觉得冷清／／因为他们是两个人，两个
人……”看，这对年轻的恋人，爱得多么热烈，仿佛

那雨声是送给他们的祝福。

在《十年》《距离》《沧桑》《一夜》《连心锁》《接

站》《短信和振铃》《她说她胖了》《天奈的手机》《换

装》《“火炉”与冰柜》《最精简的短信》等这些丰富

多彩的情感诗篇中，爱与怨若即若离，爱中含怨；爱

的恍惚、迷离、痴情，常叫人感叹、惊慕、惋惜。然

而，正如诗人在《深海浪花》诗作中所言：“快乐到了

极至／／犹如海云中惊爆电闪／／最美的浪花也似双
刃剑／／当心埋伏着白鲨的利齿”；“在海水深处／／最
悦人的往往是白的浪花／／最忌讳的是殷红的颜
色”。这种带有哲理性诗性的语言，无疑是诗人对

当下错爱、泛爱、滥爱的一种警示与拒绝，彰显了人

性间最纯洁“爱情”中的美好价值。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应是爱

情的最高境界。

石英先生是我国诗歌界久负盛名的诗人，在长

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中，佳作迭出，晚年仍能向读

者奉献宝贵精神食粮，可以说是“生命不息，创造

不止！”［１］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别林斯基说：

“每一部诗的作品，应该是情志的果实，应该为情志

所渗透。”［２］石英先生《新作选》的确是诗人心灵的

写照，在世象浮泛、金钱至上、人心浮躁、社风不良、

道德遭贬的今天，有它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

们细细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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